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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伴关系是个体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早期积极同伴关系的建立对个体今后的社会性发展和人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共情作为社交粘合剂，无疑有助于个体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共情与同伴关系之间的联系会因

共情的维度（情绪、认知和行为）而不同，并且存在发展性差异。分析了共情如何通过情绪、认知和行为路径影响个体早期积极

同伴关系的发展，并根据其影响模式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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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er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individuals.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ly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dividual'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s a social glue，empa⁃
thy could help preschooler build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s. Through sorting out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we notic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peer relationship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dimensions of empathy（affective，cognitive，and
behavioral），and there are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erefore，the current study analyzes how empathy affects the de⁃
velopment of peer relationships through affective，cognitive，and behavioral pathway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n，according
to its influence patterns，w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suggestions.
Key words: empathy，peer relationship，development，preschooler

同伴关系是同龄人之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

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

种人际关系［1］。同伴关系又可划分为积极和消极

的关系，积极的同伴关系体现为亲密、亲近关系

和友谊，包括同伴依恋、友谊质量和社会地位等

方面；而消极的同伴关系则体现为冲突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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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2］。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同伴关系的积极

方面，积极的同伴关系是个体尤其是学前期儿童

社会性发展和人格发展的基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将“建立良

好的师生、同伴关系，让幼儿在集体生活中感到温

暖，心情愉快，形成安全感、信赖感”作为健康领域

的首要内容与要求［3］。《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也指出，良好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

的建立，能够帮助幼儿在人际关系中获得安全感

和信任感，发展自信和自尊，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及

文化的熏陶中学会遵守规则，并形成基本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4］91。由此可见，同伴关系的建立作为

学前期儿童社会化的初步尝试，既有助于积极行

为的传播，也有助于个体社会适应性的培养。

共情作为个体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先于社

会关系出现，是促进学前期儿童同伴关系发展的

社交粘合剂［5-7］。有研究指出，学前期是儿童同伴

关系出现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学前期儿童的共情

能力可能对其同伴关系的形成产生影响。共情

使得学前期儿童能够进行模仿、情绪分享和理

解，对他人的情绪性信息比较敏感［8］，这为建立同

伴关系也为个体的共情发展提供了机会。来自

其他发展群体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共情与同伴关

系息息相关。Boele等人通过元分析的方式系统

地考察了青少年的共情水平与其同伴关系之间

的关系，结果表明：共情水平越高的青少年其同

伴关系质量越好［9］。颜志强和李珊的研究也发现

我国青少年共情水平与同伴关系质量呈正相关，

并且高质量的同伴关系可以缓解其抑郁水

平［10］。当个体在特定情境中能够较好的理解他

人的想法和感受时，又能增加其助人、合作或友

好行为，进而提高同伴接纳的可能性。

但是，共情与同伴关系之间的关联还存在许

多有待讨论的问题。首先，从概念的内涵而言，

共情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不同成分的共情与

同伴关系是否存在不同的联系？其次，从机制的

角度而言，共情是如何对同伴关系产生影响的？

最后，从发展的角度而言，学前期作为个体同伴

关系发展的起步阶段，如何以共情为推手推动个

体早期同伴关系的发展？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

究将深入探析共情影响同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同伴关系发展的相

关教育建议。

一、共情的内涵

共情是个体知觉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并做出

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11］，包含情绪、认知和行为

三种成分［12］。其中，情绪共情是指个体能对他人

的情绪感受产生自发的替代性情绪体验并且对

被观察到的他人感到悲伤或担忧，能够增加同伴

间的亲密感，促进人际交流。认知共情是个体依

据一定的概念系统和规则，以理论的方式自上而

下地推理他人情绪和感受的能力，使得个体能够

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有研究表明，认知共情

对于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人际交往

能力的发展是促进同伴关系健康发展的关

键［13］。行为共情则是指个体会对他人的情绪做

出反应，包括安慰、分享、帮助等亲社会行为［14］。

值得注意的是，共情成分存在发展差异。首

先，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在毕生发展过程中呈现

不同的趋势。一项元分析证据显示［7］：学前期是

个体差异开始出现的阶段，处于发展早期的学前

期儿童，正处于以自动化的情绪共情为主的发展

阶段，他们对外界的情绪性信息会更加敏感；当

过渡到儿童中期至成年早期时，则逐渐以认知共

情为主；等到了成年中期至成年晚期时，就又回

归到了以情绪共情为主。这一结果验证并拓展

了黄翯青和苏彦捷［15］所提出的共情毕生发展的

双过程理论模型。行为共情作为共情的第三维

度，也有其独特性。魏祺和苏彦捷［16］的研究发

现，对于学前期儿童来说，行为共情出现的时间

较情绪共情而言更晚一些，约在3至4岁。

二、共情影响早期同伴关系的理论分析

通过对共情维度及其发展特点的讨论可知，

共情及其不同成分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异，这

就意味着共情与同伴关系之间或许也有着不同

的联系。而个体早期尤其是学前阶段作为发展

差异显现和分化的关键时期，更应给予足够关

注。考虑到学前期阶段的实证研究数量有限，因

此，为了进一步验证共情对同伴关系的影响，厘

清共情影响同伴关系的发生路径，本研究对婴儿

期到青春期个体的共情与其同伴关系之间联系

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整合，并基于发展的角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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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认知和行为三条路径探讨了共情的不同成

分是如何影响并促进个体早期同伴关系的形成

和发展的，以期为未来的研究和教育实践提供理

论依据。

（一）情绪共情使你我同频共振

在同伴关系发展的早期，共情更多地表现为

一种情绪反应，如情绪镜像和情绪传染，这是与

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情绪共情在婴儿期最强，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在老年阶段又有所增

强，整体呈现U型发展轨迹［15］。

情绪共情不仅有助于亲子之间形成亲密的连

接，也有助于个体与他人建立联系［17］。刚出生的

婴儿就会对他人的情绪产生替代性情绪体验。比

如，面对其他婴儿的哭声会产生更多的哭泣反

应［18］，还会对他人的情绪反应进行自动化的模仿，

如跟随成年人的嘴部和面部表情产生相似的运

动［19］。在10个月大时，对他人的关注更为明显，

到第二年出现了帮助和安抚他人的尝试［20］。有研

究表明，幼儿在2岁时就已经能够理解同伴的情

绪，并且根据其情绪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与同伴

保持情绪和生理上的同步。而那些倾向于无意识

模仿他人姿势、手势和声调等特征的人在同伴交

往过程中会更受欢迎［21］。因此，尽管婴儿此时的

同伴交往尚以简单的模仿行为为主，但可以说，安

全、稳定的同伴关系基础是在婴儿时期建立的。

进入学前期的幼儿，共情变得越来越有选择

性。此时，情绪共情随着婴儿期传染性哭泣和自

动化模仿现象的下降趋势而减弱，但没有完全消

失，而是“隐蔽”在个体的共情结构中。Carreras等

人以117名幼儿为对象（5-6岁），探讨了幼儿的同

伴关系与其情绪共情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二者

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2］，但情绪共情对同伴关

系的影响可能因性别而有所区别，对于男孩来

说，情绪共情通过减少身体攻击作为对社会冲突

的反应而促进男孩的同伴关系；对女孩来说，情

绪共情增加了在冲突中对他人的帮助从而对其

同伴偏好产生影响。

随着发展成熟，情绪共情与同伴关系之间的

联系逐渐减弱。一项纵向研究对317名8-16岁

儿童和青少年在18个月内三个时间点的同伴关

系和共情（情绪、认知和亲社会动机）发展的相互

关系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共情与积极的

同伴关系呈正相关，但这种关联随时间的推移呈

减弱趋势［23-24］。

综上可知，情绪共情的发展和变化是形成和

发展同伴关系的重要前提。由于生物适应性的

重要意义，情绪共情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能够帮助个体与他人，尤其是亲子之间建立联

系，而早期与重要他人的和谐关系无疑为后来的

人际间交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认知共情让你我相互理解

相较于情绪共情而言，认知共情出现的时间

稍晚一些，并且伴随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呈现出

倒U型的发展轨迹。认知共情的出现和发展将使

得个体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他人的意图和情绪，并

且促进人际交往。

认知共情对于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在发展

早期就已显现。尽管学步时期儿童的同伴关系

尚不稳定，但有研究者通过注视偏好和违背预期

等非言语研究范式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对那些

乐于助人的人更为偏爱，这被认为是认知共情的

雏形［25］。尽管这一时期个体的认知共情整体还

处于较低水平［26］，但有关学前期儿童的研究发

现，从学龄前期到儿童期，个体的认知共情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15］。认知共情水平高的个体对人

际间的接触会更加敏感［27］，而对他人情绪的关注

和理解无疑有助于儿童的人际间交往。

认知共情对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随着年龄增

长愈加明显。来自青少年群体中的研究结果大多

显示，相比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对于积极同伴关

系的预测作用更强。Soenens等人［28］在研究青少

年共情与同伴关系之间的联系时发现，认知共情

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Huang和Su［29］的研究

结果也证明了青少年中男生的认知共情与其同伴

接纳、受欢迎程度和社会偏好均呈正相关。还有

研究者在考察青少年共情在发展同伴关系中的作

用时发现，高共情水平的青少年会更好地沟通、解

决冲突和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

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且认知共情与同伴关系的

联系比情绪共情更强烈［30］。

由此可见，认知共情的发展和变化是个体早

期积极同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得益

于大脑的发育和成熟，个体的认知能力得到发

展，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认知共情水平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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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更能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体验他人的

感受和想法，从而提高人际交往的质量并拉近人

际间的距离。

（三）行为共情助你我互帮互助

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不断提

高，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交互作用会促使个体

产生对他人的关心、安慰以及帮助等一系列亲社

会行为［14］，行为共情开始由初级向高级不断发展

成熟［20］。有研究发现，与情绪共情相比，认知共

情和行为共情更能够预测个体同伴关系［23］。

行为共情作为个体与外界产生共情互动的

重要形式，约在4岁时开始发展起来［16］。有研究

指出，个体在生命的初始阶段就能表现出类似视

觉上的注意关注从而影响其行为反应，如，哭泣

传染，并且能够根据同伴的情绪做出相应的行为

反应。而在困难时支持其他人的倾向（亲社会动

机）在学前期就可以观察到，伴随着认知共情的

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31］，其表现形式更加多样。

关于青少年群体的许多研究都发现，亲社会行为

与积极的同伴关系密切相关。Meuwese等人的研

究发现了积极的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的亲社会动

机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32］。另一项关于青少年

同伴关系与其亲社会提名的研究同样显示二者

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即亲社会的个体也是非

常受欢迎的同龄人［33］，但男女生之间的相关性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

行为共情最终会促使个体从共情转向做出

亲社会行为。已有的研究发现，共情会促使个体

倾向于表现出高亲社会性和低攻击性［34］。Wang

等人考察了537名六至八年级学生的共情与其同

伴关系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亲社会行为与攻击性

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发现同伴接纳与儿童共

情和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与儿童攻击性行为呈

负相关。儿童共情与其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与儿

童攻击性行为负相关［35］，表明高共情水平的儿童

也具有高亲社会性和低攻击性。因此，共情影响

同伴关系的行为路径可以通过促使个体产生更

多的亲社会行为和抑制个体的攻击性行为两个

方面实现。

综上所述，行为共情通过促使个体产生更多

的亲社会行为和抑制其攻击性行为影响其同伴

关系，其变化和发展是同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必

要条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所提倡的集体主义

文化背景下，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互倚关系，当个

体的共情反应转化为外显的、可观测的行为表

现，对他人情绪的共享、觉察以及观点的采择转

化为有目标的帮助和支持行为时，无疑可以成为

个体建立和发展同伴关系的助燃剂。

三、共情促进早期同伴关系发展的实践

路径

共情作为一个多维结构，包含认知、情绪和

与之伴随的行为反应三种成分［12，36］，与同伴关系

之间有着不同的联系。学前期作为个体同伴关

系出现和形成的重要阶段，是未来人际关系网络

建立的起点，更是基础。而幼儿园作为最初的人

际交往场景，个体最基本的同伴交往能力就是在

幼儿园这个场域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学前期

儿童同伴关系的发展应予以更多关注。

目前多项研究已证实了共情与同伴关系存

在积极联系，但是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青春期或

成年早期，对学前期儿童的关注不够，缺乏实证

研究结果和实践指导建议。幼儿园教师作为儿

童社会性发展乃至人生发展的领路人，有必要了

解并指导如何培养并提升学前期儿童的共情能

力，从而促进其同伴关系的发展。因此，本研究

从共情影响同伴关系的三重路径出发，为我国广

大幼儿教育工作者着手学前期儿童同伴关系的

改善提出了相关教育建议。

（一）以情绪为基础，循序引导

学前期幼儿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同伴交往能

力，能够进行模仿和情绪分享、理解。根据共情

的毕生发展理论，情绪共情从婴幼儿时期到成年

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情绪共情在

学前期幼儿的同伴关系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更

强的作用。

首先，应培养幼儿的共情意识，引导幼儿学

会观察、感受和体验同伴的情绪。正如孟昭兰所

说，体验是情绪的心理实体［37］，在具体的教育实

践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在日常活动设计情

绪体验的环节，以绘本和实际在园生活情境为依

托，引导幼儿自主表达和认真感受其他小朋友真

实的情绪反馈。情绪体验的活动以及课程内容

既可以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也适用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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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突发的幼儿因肢体摩擦、争抢材料而引发

的同伴冲突。幼儿之间通过相互倾听对方的表

述，不仅明确了自己的感受与表达方式，还学会

了有效倾听，从而能够更加准确的感受到其他幼

儿的情绪。

其次，根据皮亚杰的认知阶段理论，学前期

儿童正处于前运算阶段。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

来说，其思维具有泛灵论的特点，他们会借助动

物、卡通人物等拟人化的形象表达着自己的思想

情感。教师可借鉴瑞典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协

会开发的动物情绪体验训练方案，通过向幼儿讲

述采用动物视角或卡通人物视角编写的故事，引

导儿童通过观察、聆听和想象来体验和体会动物

或卡通人物的情绪情感，由物及人，发展幼儿共

情能力的同时，也学会尊重动物和珍爱自然［38］。

最后，教师还可以利用幼儿善模仿的特点，

通过树立共情榜样的方式，引导幼儿以共情视

频、图像以及相关绘本中榜样为参照，同时为幼

儿提供同伴交往的友好环境，鼓励幼儿在一日活

动的各个环节中以恰当的方式积极开展同伴交

往，体验同伴互动的乐趣。

（二）以课程为抓手，角色扮演

幼儿在同伴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问题并

不是无迹可寻的，与幼儿的认知水平、情绪管理能

力、人际交往技能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对

于学前期幼儿来说，其认知能力伴随年龄的增长

而不断发展，认知共情开始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作

用。因此，采用适当的策略培养幼儿观点采择等

方面的能力，对其同伴关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幼儿园课程作为幼儿在园一日生活的全过

程，从共情角度促进幼儿同伴关系的改善，可以

以课程为抓手，借助角色扮演、绘本故事讲演等

形式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掌握人际沟通的有效策

略，提高自身的观点采择能力。比如，教师可经

常性的举办一些角色扮演类的主题活动，让幼儿

轮流扮演爸爸、妈妈、老师、医生、警察等与实际

生活紧密关联的角色，幼儿在扮演的过程中，通

过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获得对这些角色更加深

刻的认识，也更能理解处于某一角色中的不易，

从而将对该角色产生的体验与感受转化为自身

共情能力提升的基础。另外，在日常活动中，如

果出现了难以调解的同伴冲突，教师可以请幼儿

回想曾经读过的绘本故事，如《菲菲生气了》等，

引导幼儿设身处地地思考：“如果你是菲菲，你是

不是也会非常生气呢？。”借助绘本故事来巧妙化

解同伴间的矛盾。

最后，教师还可以通过平行介入的方式对被

拒绝性幼儿的同伴交往予以针对性的支持。如

在幼儿可能遭受拒绝之前，提醒幼儿注意自己与

同伴互动的方式方法，使其在活动过程中逐渐学

会并掌握符合活动规则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提高

同伴互动的能力。

（三）以实践为导向，行为训练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与梳理可知，共情的

过程可以使个体内部产生对他人的某种情绪共

鸣，并逐渐摆脱以自我为中心，从而使个体表现

出他人的关心、安慰以及帮助等一系列亲社会行

为，并抑制其攻击性行为，从而帮助他们建立更

加亲密的友谊［35］。因此，培养幼儿的共情能力以

及亲社会、合作、支持他人等行为是建立同伴关

系网络的关键。

国外有研究者在进行儿童与同伴的合作行

为研究时，通过使用操纵儿童间行为的同步性和

评估合作性的行为任务（包括合作按钮以及合作

接受—给予任务），证明了同步动作经验可以增

强4岁儿童与同伴的合作行为［39］。研究表明，共

情能力强的幼儿往往更能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

问题，对人际间的接触也更敏感，具有更高的人

际交往与沟通能力［27］。因此，在幼儿园的日常共

情训练中，教师可有意识地将共情能力强的幼儿

与相对较弱的幼儿分到一组，通过设置同步任务

或问题情景，以及在活动过程中对幼儿亲社会性

行为的有意识引导，促成幼儿之间的合作，支持

幼儿间的积极同伴交往。

另外，对于幼儿攻击性行为的分析与矫治，国

内外也有相关研究。聂宏斌等人［40］根据Feshbach

等人的训练任务进行了改编和本土化，他们的方

案共包括八个主题，分别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

层面设计团体辅导活动，通过为期16周的训练

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共情水平存在显著性差

异。在幼儿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教师也可参考

类似的范式，如，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身心发

展特点，选择与争论、分歧、压迫有关的绘本或动

画片段，如《手不是用来打人的》、《谁撕的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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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适的时间段与幼儿共同讨论其中的内容，在

讨论的过程中引导幼儿了解不同角色、地位个体

或群体的情绪和感受，意识到欺凌、压迫是不对

的，从而达到抑制幼儿攻击性动机的效果。

四、结语

共情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成分，包含着伴随情

绪、认知共情产生的实际行为反应。不同成分的

共情出现的时间不一，且有着各自的发展特点和

作用规律，与同伴关系之间的联系也是不断发

展、变化的。具体来说，在生命的初始阶段，情绪

共情在发展中处于较强水平，会促使个体对他人

的情绪产生共鸣，并根据对方的情绪做出相应的

行为反应。这种情绪上的同步，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个体积极同伴关系的形成。随着年龄的增

长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个体的观点采择能力不断

发展起来，认知共情开始在同伴交往中发挥着更

加重要的作用，共情与同伴关系的联系也已表现

出一定的稳定性。尽管此时情绪共情随着情绪

自动化感染现象出现的下降趋势而减弱，但并未

完全消失。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意识

的情绪分享和共情关注会促使个体产生对他人

的关心、安慰以及帮助等一系列亲社会行为，或

抑制个体的攻击性行为，使个体能够向他人提供

帮助或表示友好，从而获得来自同伴的信任，并

且处于同伴关系网络的核心。

为厘清二者之间的规律和发生机制，还需要

未来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首先，共情与同伴

关系之间的因果联系难以确定。未来可考虑进

行纵向追踪研究；其次，目前关于学前期阶段的

共情与同伴关系的研究数量较为有限，基于共情

干预角度的学前期儿童同伴关系的提升研究更

是匮乏。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从共情影响同伴

关系的三重路径出发，探索共情对个体早期积极

同伴关系构建的影响，在幼儿园教育的实施过程

中加强共情教育的投入，为幼儿未来的人际交往

奠定基础；最后，共情与同伴关系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还需考虑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在学前期阶

段，性别在共情与同伴关系之间的作用更加明

显。处于童年中期的儿童具有明显的性别疏远，

他们更倾向于和自己同性别的同伴玩耍，同性的

同伴评分会高于异性同伴评分，女孩在异性同伴

互动的认知中比男孩更加积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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